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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庆北郊的杨桥镇，呈半山环半

水之势。山是龙山，水是凤水。
龙山由余墩起，向东北方向缓

延，最终抵梅林、螺山、花山、鲍
冲湖，且以凤凰展尾之扇形，止于
枞阳境界。

凤水顺延山势，仍由西南起、
东北止，切石塘湖、破罡湖水面近
半，丰富了杨桥山水内涵，亦给杨
桥增添风情。

介于山水之间那些平缓地带，以
“湾”而称，南北走向的便是大龙湾，西
东走向的是小龙湾。大龙湾界于两桥
之间，其南是界河桥，中心点则是石塘
嘴，其北止于杨桥。杨桥再往东北，就
是与大龙湾相对应的小龙湾了。

清代状元龙汝言生于小龙湾。家
乡的山水孕育了他的才情，也孕育了
他的诗情。对于家乡，他始终充满深
深感激之情。这一点，从他专门为大
龙湾与小龙湾撰写的对联中可以看出
来。其大龙湾联曰：信步江湾，纵观石
树龙山绿柳红桃总惹骚人诗兴发；漫
游湖畔，最爱青莲碧水朝阳晚棹频添
墨客画情浓。其小龙湾联曰：杨柳青
垂君子谷，杏花红上女儿山。

联句中将“江湾”“石树”“君
子谷”“女儿山”等大、小龙湾之间
的地名嵌入其中，再以“惹骚人诗
兴”“添墨客画情”而升华，良苦用
心可见一斑。

民国初年，毕业于安徽陆军高等
测绘学堂、后任安徽测量局皖西测量
队队长的周悦侨，也专门为大龙湾与

小龙湾作过诗，题目就是《大小龙
湾》，诗首有注：“大龙山北麓为大龙
湾，小龙山东麓为小龙湾，均桐境，过
河界属怀宁。”诗为四句：“二龙起伏
气绵延，南出龙眠别有天。灵秀不专
桐国有，界河桥畔不涓涓。”诗毕兴未
尽，又在后面特别强调“南乡风景以

此为佳”。
生于诗礼之家的桐城诗人方守

彝，光绪末年居安庆，大龙湾与小
龙湾既是他每年必行的踏青之地，
也是他笔下记述的重要内容。他在

《方晴庵观察三丈扶病招游大龙湾，
遂过丈人先垄，偕陈昔凡、邓绳

侯》 其一中写道：“白际明湖绿际
山，春光平野水田间。烟中叱犊村
村急，舠影浮鸥泛泛闲。蜜树方塘
喧鸟语，修篁老屋隐溪湾。夜床无
寐听疏雨，知有流云塞去关。”

与诗人同行的方晴庵、陈昔凡、
邓绳侯，也是安庆鼎鼎大名的文化
人。方晴庵早年随李鸿章征战，后
在东北为官，曾任吉林机器制造局
务、哈尔滨铁路局会办兼总理事，
后又补授吉林分巡道。陈昔凡是中
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嗣父，清光
绪元年 （1875） 中举，先后任怀
德、柳河等县知县，后代理新民府
知府。陈昔凡也是晚清安庆书画名
家。邓绳侯是两弹元勋邓稼先祖
父，曾为安徽公学监督，民国安徽
政府成立后，被推任为教育司司
长。四大文人同游大龙湾，自然免
不了吟上几首诗，作上几幅画，可惜
目前只有方守彝流传下来一首。

另有一位叫祝祺的诗人，做过一
首《寄刘超宗深庄》，诗中写道：“幽人
家住大龙山，日写烟云笔墨间。好景
烦君赠图我，石塘春雨杏花湾。”写大
龙湾不写“大龙湾”，以“杏花湾”而替
代，看似突兀，其实有他的道理，因为
明至清至民国初年，大龙湾在安庆人
心中就是一湾杏花。1915年刊印的

《怀宁县志》，列出“怀宁十二景”，其
中之一“杏村春色”，指的就是春来一
山红的大龙湾杏花。

这便是有着浓浓诗意的大龙湾
与小龙湾。

 安庆地理

诗意大龙湾
曹金如

近日，我在整理怀宁县总工会志
书材料时发现了一份档案：1960 年
代初全县精简职工5100人。它一下
子颠覆了我多年来一直被纠缠着的
一些观念，包括怨恨，让我不得不重
新审视，可问题是已无法帮助父母改
变什么了。

父亲要是被开除的而不是被除
名的，那就好了。这是全家人、包括
父亲在1980年代共同的想法。母亲
认为，除名就是开除。为了给父亲讨
一个被单位开除的“资格”，母亲坚持
长达十年的努力，不断地跑县城申
诉，四乡八邻寻找当年父亲的领导与
同事，证明父亲是被开除的。

清晚期至民国，小镇居民多以开
杂货店、做手艺为业，1950年代国家
搞“合作化”，成立供销合作社与手工
业联社等，父亲把商品架、量器、
储物器等等物件全都交公，成为一
名供销社营业员。我小时候听母亲
说，父亲在单位受到歧视和排挤，
营业员没干多久，就被安排到食堂
挑水，饲养厂养猪。父亲身体不
好，一生病或者工作稍有差错，就
挨骂被批。最后，父亲被单位除名
了。在那个劳动力受束缚、工作难找

的年代，父亲
失业后，只得
投靠我母亲
的娘家渔村
生活。父亲
一生历经诸
多苦难，干过
不少艰难的
营生，当过渔
民 、收 过 破
烂、下放农村
十年……最
后二十年，一
边谋生，一边
燃起一生最

大的梦想——能够像那些被单位开
除的人一样，办理退休手续，领一份
退休金，从而老而无忧。

父亲见人说不了三句话，这事只
得由我母亲去跑。母亲搭班车到县
城找到供销总社领导，将报告呈上
去。可是报告压了一份又一份，事情
拖了一年又一年也没解决。母亲的泪
水打动不了人。每次母亲回家后，我
们就围上去问怎么样。母亲说，还得
研究。漫长的等待，没有消息，母亲用
卖鸡蛋积攒下的钱做路费再跑县城，
向领导苦苦哀求，希望尽快研究。领
导说，已经研究了，你家男人没犯什
么政治错误，不存在平反问题。母亲
说，他受到了他父亲和哥哥的牵连。
领导说，没有这方面的材料，不好
办。于是，母亲开始寻找父亲以前的
老同事老领导证明父亲曾受过迫害
和牵连，可不少领导同事已不在世了，
活着的人有的忌讳谈过去，有的迁出
本县，找不到其人了。为了找到能够
出具证明的人，母亲花了很大气力，跑
了很多路。后来，母亲终于找到一个
愿意证明的人。县供销社王主任看到
证明材料后，说可以解决问题了，不过
要走流程，不要急。

怎么不急呢？本镇戴“帽子”的
人纷纷平反、重返工作岗位，本系统
那些被开除公职的人也都回单位上
班，或办理了退休手续。母亲半个月
后又跑县城，得到的答复是快了，
马上解决。有一天，我家对面的谢
老四 （镇供销社会计） 跑来对我母

亲说，总社的王主任来检查工作。
得到这一信息，我母亲急忙到路上
拦住了王主任，请求他尽快解决我
父亲的工作问题。王主任答应回去
就办。可是，就在父母兴奋地等待之
时，听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王主任
突发脑出血，去世了。

去县城每天只有一趟班车，往返
一次要一整天时间，母亲晕车，每次
回来，像生了病一样，难受一两天。
尽管如此，母亲没有放弃，她对我
们说，要是父亲退休办下来，每个
月可以领到六十多块钱，那么家境
就好多了。王主任去世后不久，母
亲再到县城。接班的领导听了我母
亲的陈述，说他一点也不清楚这件
事，待了解之后再做答复。母亲只
得回家，脾气变得暴躁，动辄骂
人，尤其喜欢跟父亲吵，骂父亲老
实、无用。父亲忍受着，委屈着。他
决定自己去跑县城，可被母亲拦住
了。母亲说，人家随便几句话就会让
你哑口无言，还是我去吧。

新上任的领导看了报告后对我
母亲说材料不全，得有两个人证明是

“开除”的。母亲回来后，又去找证明
人。有的人烦了，不再理睬，并且又
有老同事离开了人世。等母亲把另
一个证明人找到、材料弄齐，恰逢供
销社人事变动，领导调走，来了一个
年轻的新领导。他认为事情既然拖
得这么久，一定是不符合恢复公职的
条件，劝我母亲不要再来找了，并说
现在供销社负担重，日子越来越不好

过。母亲没有妥协。领导很干脆地
说，办退休不符合政策，必须是开除
公职的人，无论怎么开除的都行，哪
怕是因打架开除的。如果是受领导
排挤，骂了领导、打了领导，被开除，
那么现在办理起来就容易了。

母亲十分气愤，变得神经质，三
天两头骂父亲。我每次回家，走在老
街口就紧张不安，生怕父母在吵架。
脚步很慢，还是听到了母亲歇斯底里
的叫骂声。父亲大多时候默默忍受，
偶尔回怼，招来更严重的后果。父亲
只得选择逃避，批发油盐酱醋、针头
线脑等日杂用品，挑到镇外穿村走巷
零售，早早出晚晚归。遇到雨天，他
出不了门，待在家里，打着瞌睡，耳畔
是母亲的埋怨。我一度恨母亲，但多
年后理解了她，甚至比给予父亲的理
解还要多。

母亲在世最后几年，为了解决父
亲“被除名等于被开除”这一事关退
休金而不涉及名节的事情，明知希
望渺茫，还是隔几个月就跑一趟县
城。这期间，县供销社领导知道了
我家有“海外关系”，当我母亲再次
递上报告，要求解决父亲的退休问
题时，对方反而向她请求道，去跟
你家海外亲戚说，让他向我们供销
社投资，这件事若办成了，老何的退
休问题一定解决。母亲转身就走！
这是母亲最后一次跑“开除”，从此再
没去过县城了。

父母晚年盼望海外亲人回乡团
聚，最后愿望实现了。现在，我手执
文件档案，不知道当年供销社领导
是否让我母亲看过这份全县精简职
工的文件？母亲要是看过文件，她
会说什么呢？被精简的职工中，多
少是开除的？多少是除名的？这些
已经成为历史。文件头上没有“永
久”二字的章印，它终将湮灭于浩如
烟海的档案中。

 流年碎影

跑“开除”
何诚斌

潮水 李昊天 摄


